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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盛福

湖水恰似故人眸湖水恰似故人眸

晨 光 熹 微 ，公 园 广 场 上 的 紫 藤 萝 舒 展 着 葱 茏 的 藤
蔓。它参差披拂，将花廊缠绕成一道幽长的翡翠拱门。
藤蔓间垂落的青豆荚，好似贵妇人摇曳的耳坠，在微风中
轻轻晃动，为这方天地平添了几分灵气。

穿过这道天然拱门，我迈步走向湖边。喜旱莲子草
尖上，顶着一团团指甲盖大小的白色花朵，让我不禁想起
袁枚笔下“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的诗句。在草长莺
飞、万物争荣的时节，这些不起眼的小花，也在努力展示
着自己的美丽。香蒲草在水边肆意生长，将黄菖蒲挤到
了岸边；再力花、梭鱼草和紫芋则簇拥在木栈桥边，热闹
非凡。那酷似茭白的香蒲草，叶子扁平修长，在古代可是
编织蒲团的重要材料。而它抱在一起的花序，宛如蜡烛，
故而香蒲草也被称作“水蜡烛”。

荇菜如窈窕淑女般浮在水面，头顶着黄色小花，为湖
面铺上一条缀满钻石的纱巾。鲤鱼、鲫鱼穿梭其间，仿佛
是安心孕育的宝妈，偶尔掀开纱巾，露出欢快的身影，让
人感受到生命的蓬勃与美好。

我沿着湖顺时针漫步。路面上镶嵌着青石板，别有
一番韵味。小路紧挨着一排小院人家。黄澄澄的枇杷压
弯了枝丫，从墙头探了出来。不多时，我来到一片林荫
地。高大的香樟树与塔柏、冬青俯仰生姿，错落有致；红
叶李树上，紫红一片，李子与叶子相互交织，不仔细瞧，还
真分辨不出彼此。斑鸠和八哥在枝头跳跃，一边啄食着
桑葚，一边“咕咕”“喳喳”地评论着。熟透的桑葚不时从
枝头坠落，在石板路上留下点点紫痕，宛如一幅写意画。
几只麻雀也蹦蹦跳跳地赶来，啄食着坠落的桑葚，仿佛要
为这幅画添上几片灵动的竹叶。

穿过小树林，古色古香的五柳廊便映入眼帘。1800
多年过去了，陶渊明虽只做了 80 余天县令，但其“不为五
斗米折腰”的精神，却如汩汩清泉，滋养着彭泽人民。这
座小城代代传颂着他的美名，处处遗存着他的风骨：渊
明社区、渊明湖小区、渊明路、渊明小学，还有五柳社区、
五 柳 书 院 、五 柳 小 学 …… 就 连 这 座 精 心 打 造 的 湿 地 公
园，也以他的名字命名。公园以陶渊明文化为主线，巧
妙地依托山、湖地貌，集文化展示、观光游览、运动健身、
休闲娱乐于一体。五柳廊的横梁上，镌刻着陶公的《五
柳先生传》全文，以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少无
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等诗词
名句。湖对岸，陶令纪念馆和渊明草堂静静伫立；湖畔
东北角，渊明湖大酒店巍然耸立。酒店与湖畔间的小道
旁，香樟树、桂花树、棕榈树郁郁葱葱，绿荫如盖。湖面

上，新荷有的刚刚冒出嫩叶，有的才露出尖尖角，褐色的
荷梗还在倔强地挺立，仿佛等待新荷长成。两只水凫倏
然划过，在如镜的湖面上留下一道细细的波纹。一丛美
人蕉悄然绽放，粉红的花蕊点缀其间，为这方景致增添
了一抹温柔。

湖的北岸紧邻龙城大道，一排修剪整齐的冬青，像在
人行道旁拉了一条低矮碧绿的帘笼。湖畔地势低洼平
坦，一条羊肠小道蜿蜒伸展。夹竹桃姐妹在晨风中摇曳，
白花如玉，粉花似霞。她们尽情地嬉戏，甚至俯伏在小道
另一侧的湘妃竹身上。一排碧绿的石榴树上，火红的石
榴花竞相绽放，宛如一匹绿底红花的锦缎。银杏树的枝
头挂满了鹅黄淡绿的扇叶，杨柳则垂下一头新绿的长发，
依依袅袅。紫荆早已褪去红妆，一身葱绿间挂满了形似
荷兰豆的荚子。

杭州西湖有苏堤，九江甘棠湖和南门湖之间有李公
堤，而渊明湖中，也有一道别具韵味的长堤。我不禁思
忖，它是否也有个雅致的名字，陶堤或是五柳堤？湖畔步
道，石板铺就，泛着雨后的湿润光泽。一侧湖水悠悠，水
波轻漾，似在诉说着宁静。岸边石桩林立，黑链相连，似
卫士般守护着这方水域。远处垂柳依依，绿意葱茏，为画
面添了几分柔和。错落的楼宇隐于树后，在朦胧天色下，
勾勒出一幅静谧而悠然的湖景图 。

堤上，丹桂、垂柳、风车草等草木参差错落。堤正中，
一座独拱石桥雕栏玉砌。朝阳爬上双峰山顶，将金色的
霞光洒向湖面。微风拂过，湖面漾起层层金色的涟漪，石
桥半月形的桥洞仿佛镀上了一层金。两只白鹭从天空掠
过，留下优雅的身影。望着石桥，我思绪万千，恍惚间看
到陶渊明身着宽衣大袖青衣素服，躬身缓缓走上石桥。

站在桥上，湖面如镜，泛着细碎银光。石质护栏古朴
厚重，纹理清晰，静静伫立。远处白墙灰瓦与现代高楼相
衬。青山连绵，绿意葱茏，云雾似轻纱缭绕，天地间弥漫
着宁静悠远的气息。

小堤尽头，依山傍水的陶令纪念馆静静伫立。可惜
正值周末的清晨，无法入内瞻仰，只能在馆外徘徊。馆外
铁栅栏上，挂着彭泽历代名人简介的碑牌，从东晋的陶渊
明开始，唐代勤政爱民的狄怀英，宋代从政宽厚平和的赵
昴发，明代不畏权贵的丁湛，清代翰林许振祥、许业笏父
子，还有革命先驱周静轩、曾晓春，书画大家陶博吾等，他
们的事迹在此一一呈现。此时，我极目桥头，思接千古，
先贤们从金色的霞光中次第走来。

湖的西北角，是一片杨树林。石板小径蜿蜒于茵茵

草地间。垂柳依依，细长的枝叶轻拂，似在与晨风诉说
着往事。一道矮墙沿山坡而筑。墙头覆盖着琉璃瓦，向
两边出檐，墙身每隔几米便有镂空设计，隔而不断，别具
匠心。墙外，一座茅檐草顶的方形亭子静静矗立，想必
这就是渊明草堂了。亭边植着几棵无患子树。单是“无
患子”这个名字，便充满诗意，正如陶渊明的品格，给人
无限遐想。

从草堂的圆门踅出，我再次踏上环湖小路。路两旁，
一片桃树整齐排列，不见杂树，想必是设计者依照先生

《桃花源记》中的描述精心营造的。阳春三月，这里定是
桃花灼灼，如云似霞，美不胜收。其实，陶渊明不仅爱菊，
对桃花也情有独钟，一句“芳草鲜美，落英缤纷”，便将桃
花之美描绘得淋漓尽致。而此时，桃树上已缀满了黄梅
大小的青桃，孕育着新的希望。

继续前行，蔓长春花匍匐生长，铺满道旁。沿着石阶
拾级而上，几棵南方特有的构树郁郁葱葱，枝叶繁茂，遮
天蔽日。苦楝树花刚刚开过，绿叶下还缀着几颗紫色的
花粒。石阶蜿蜒，忽而直下，引领我回到公园正南面的主
题广场。广场上，海棠虽已谢去春红，但青枝绿叶间仍透
着生机。近岸处，垂柳依依，新绿的水杉针叶仿佛升腾起
绿色的烟雾。

此 时 ，广 场 上 晨 练 的 人 渐 渐 多 了 起 来 。 老 年 人 舞
起太极剑，身姿矫健；两名中年人在湖边僻静处打太极
拳，动作舒缓沉稳；年轻人随着音乐跳起“鬼步舞”，活
力 四 射 ；年 轻 的 女 士 沿 着 湖 边 小 路 慢 跑 。 更 多 的 人 在
环湖漫步。

我顺着石阶爬上广场西边的小山。登上观景亭，一
湖风光尽收眼底。有人说山是故人眸，有人说灯是故人
眸，有人说炭火是故人眸，这一湖碧水何尝不是先生深情
的眼眸？我从先生的眼眸中，看到了山南新城鳞次栉比
的高楼，看到了灯火辉煌中的狄公楼和五柳书院，看到了
绿草如茵的最美长江岸线，看到了一群不可方物的梅花
仙鹿……

面对黑暗现实，先生毅然归隐，过上“采菊东篱下，悠
然见南山”的闲适生活。如今，这世间处处可见“黄发垂
髫，并怡然自乐”的美好景象。先生应该看到了，千年古
邑，面貌日新月异，除了渊明湖公园，狄公湖公园、珍珠湖
公园、鹿鸣湖公园、南阳湿地公园等公园星罗棋布。湖的
旁边都建有健身小广场，锻炼已然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想到此处，我不禁加快脚步，融入漫步晨
练的人群，行走在如诗如画的风景中。

■ 成壮壮

风过七月半

七月半，中元节，俗称“鬼节”，是祭祀先祖的日子。
儿时的七月半，像仲夏夜的一缕晚风，带着脚下土地

上还未散尽的暑热，总在我心头萦绕。那个贫瘠年代的
一点小事，在我成年后芜杂的内心世界，蓬勃地生长，撩
拨着我用文字给它留下一点永久的痕迹。

母亲说，七月半是离世亲人回家团聚的日子。按我
老家修水县的习俗，人们在七月半这天要给已经去世的
先祖亲人烧纸钱，叫作“烧包袱”。所以每年，我们都需要

“封包袱”，就是把黄色的纸钱折成课本一半大小，再用裁
好的白纸，像包书皮一样把这些纸钱包起来。我们家人
口多，每个人都要给逝去的先祖亲人封包袱，所以要封的
包袱也比别家多。每年刚进入农历七月，母亲便早早地
做好晚饭，招呼全家人吃饭，把桌面收拾干净，用剩米饭
作浆糊封包袱。

母亲手巧，她封的包袱平整漂亮。早年，都是母亲带
着大姐封包袱，哥哥裁白纸，我和两个年幼的妹妹折黄
纸，父亲则负责写包袱。

由于写包袱要用毛笔，每个人身份不同，对先祖的称
谓便不同，包袱又实在太多，每每都是母亲封好的包袱已
经堆得像雪白小山丘，父亲写好的包袱才寥寥几个。我
们兄妹几个忙完各自手上的活儿，就会围着端坐在饭桌
上写包袱的父亲叽叽喳喳问个不停。

“故祖考是什么意思？”

“这儿还有一个写着故外祖考呢？”
父亲停下毛笔向我们解释，“故就是已故，去世的意

思，祖考就是对父系祖辈的尊称，外祖就是对外公那边去
世长辈的尊称。”

写累了，父亲会让姐姐和哥哥尝试着写包袱。那时
候，姐姐七八岁，哥哥不过五六岁，写的字还不够工整，歪
歪扭扭的包袱是不能烧给祖宗的。母亲在一旁尽量挑出
姐姐和哥哥写得比较好的一本包袱，说：“这个写得不错，
可以烧给你们太爷爷，他看到了肯定开心。”姐姐和哥哥
仰着笑脸望向母亲，写得越发认真了。

父亲会在这时候和我们讲每位先祖的生平，从一世
祖一直讲到和我们短暂相处过的曾祖父。晚风穿过窗
户，把桌上的白纸吹得簌簌作响，我们兄妹五人听得入
神。祖辈们的这些生平小事，不仅让我们知道人生自有
来处，为人需不忘本源，更在我们内心种下了耕读传家的
种子。后来的我们，总算没有辜负勤奋好学的家族基因
和这个美好的时代，都考上了大学。

七月 半 的 到 来 ，还 意 味 着 暑 假 即 将 结 束 。 这 个 时
候，我们这些孩子便会抓住暑假的尾巴，进行最后的狂
欢。等不到吃晚饭大家就兴致勃勃地抢着帮大人把封
好的包袱用箩筐装起来，一筐一筐地抬到祠堂门口的
晒坪上。那时候，每家每户几乎都要封三五箩筐的包
袱。一群小屁孩呼朋唤友，匆匆吃饭洗澡，跑到晒坪和

小伙伴们集合，一刻都不敢耽搁，生怕错过了烧包袱。
烧包袱没有准确的开始时间，各家的包袱都送过来了，
宗族的长辈到齐了，便可以开始了。大人们虔诚严肃
地把各家的包袱堆摞成一个小山丘，等到宗族中最有
威望的长辈德大爷洗漱干净后，便会来到宗族中堂祖
宗灵位前，请示神灵祖先并告知他们，子孙将在今天为
他们烧送钱财，请他们回来取用，保佑子孙平安康健，
农事风调雨顺。

一切完成后，记不清是谁先点燃了一堆堆包袱，火顿
时燃起来了，由小变大，由低蹿高，暗夜里的晒坪一点点
开始变亮。熊熊火光瞬间把孩子们的疯劲燃起来了，大
家围着火堆追逐打闹，笑声不断。我隔着火光看见父亲
和叔伯们的脸油亮亮的，眼睛里似乎也闪着火光。他们
守着火堆，聊庄稼收成，聊孩子学习，直到包袱烧成灰烬，
灰烬变冷才相继离开。此时，圆月高高挂在黛蓝色的夜
空，晒坪又回到了暗夜的怀抱。

孩童玩乐哪分白天黑夜呢？晒坪对面的稻田里，不
安分的青蛙叫得正欢。哥哥和几个大点的男孩不过瘾地
跑到村边的小溪里快快乐乐地洗了个澡，才提着红色的
塑料桶，蹦蹦跳跳地回家了。

这个暑假，我携妻儿回老家避暑。村口的小溪依旧
静静流淌，夜晚蛙鸣不止。躺在儿时的竹床上，享受着

“落落疏帘邀月影，嘈嘈虚枕纳溪声”的静谧，仿佛又回到
了童年。只是父母都年逾古稀，封包袱的角色分工和儿
时发生了对换。我带着儿子写包袱，妻子和女儿封包袱，
父母则在一旁折纸。我和父亲，依然把家族的故事，从一
世祖讲到了孩子们的曾祖父。晚风中，孩子们依然听得
入迷。

夏夜的晚风啊，它年复一年地吹，吹老了少年，吹皱
了容颜，也把人生来处、家族基因和对故土的怀念吹进了
一代代人的内心深处。

秋蝉最后的歌
■ 廖 柳

午后走在树林里，风裹着凉意贴在皮肤上。忽然听
见蝉鸣，细得像游丝，不仔细听几乎要融进树叶簌簌作响
声中。抬头找了半天，才在老槐树干上瞅见个灰扑扑的
小影子。

阳 光 从 枝 叶 缝 里 漏 下 来 ，在 它 背 上 描 出 圈 金 亮 的
边。那翅膀薄得像层纱，大概是被秋风吹干了水汽，纹络
都看得清清楚楚。它趴在那儿，六只脚紧紧扒着树皮，小
脑袋微微歪着，像是在攒着力气。

说也奇怪，这叫声忽高忽低，有时拔尖得像要刺破空
气，转瞬间又弱下去，仿佛下一秒就要断了。我站在三步
外看着，它竟没受惊飞走。或许是老了，飞不动了。

七月时，这个林子简直是蝉的天下。正午太阳最毒
的时候，成千上万只蝉扯着嗓子喊，把空气都震得发烫。
那时总嫌它们吵，躲在空调房里不愿出来。谁能想到，不
过两个月，它们躲在树缝里，怯生生地哼几声。

有次听长辈说，蝉在土里要待好几年，爬出来却只能
活个把月。我以前总不信，觉得这么个小虫子，哪能有那
么大耐心。直到去年夏天，我亲眼看见一只蝉从壳里钻出

来，一点点舒展翅膀，从灰白变成透亮的绿，才忽然明白，
它们拼尽全力喊那么久，大概是怕别人忘了，这世界上它
曾来过。

秋风又起，吹得树叶沙沙响。那只蝉停了停，像是在
喘气，过了好一会儿，才又断断续续叫起来。声音里带着
颤，不像夏天那样理直气壮，倒像是在跟谁讨饶。

“高树蝉声入晚云，不唯愁我亦愁君。”夏天听蝉，总觉
得那声音能冲上天，把云彩都掀个角。可现在听着，这蝉
鸣像是坠着铅，刚离开树枝就往下沉，连飘到耳边都费劲。

我常想，它们自己知道吗？知道秋天一来，日子就不
多了。还是说，只是凭着本能，想叫就叫了，管它是夏是
秋。或许这样更好，糊里糊涂地来，拼尽全力地活，安安
静静地走，倒比我们这些总想着明天的人，少些烦恼。

树影慢慢拉长，太阳往西边沉了沉。那蝉的叫声越
来越稀，最后变成几声气若游丝的轻颤，彻底没了声息。
它还是保持着原来的姿势，趴在树干上，像是睡着了。

让人心里发空的是，明明刚才还有声音，这会儿却静
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就像一场戏，刚演到高潮，主角忽

然谢幕，连句道别都没有。
小时候，我总爱在树干上找蝉蜕。那些空壳挂在那

儿，硬邦邦的，带着点土腥味。那时觉得好玩，摘下来串
成串，当成宝贝。现在再看，那些蝉蜕哪是壳，分明是它
们活过的证明。

风卷着几片枯叶落下来，擦过蝉的翅膀。它还是一
动不动，翅膀上的金圈被夕阳染成了橘红。我轻轻碰了
碰它的背，硬得像块小石头。原来生命结束的时候，会变
得这么轻，又这么重。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以前读这句诗，只觉得
写得惨。如今站在这棵老槐树下，才懂了里面的无奈。
秋天的露太重，风太急，连蝉鸣都飞不远，只能困在这方
寸之间，等着被落叶盖住。

天色渐渐暗下来，树林里的潮气渐渐重了。我最后
看了眼那只蝉，转身往回走。脚踩在落叶上，发出“咔嚓
咔嚓”的响声，像是在替谁鼓掌。

或许明年夏天，这片树林还会被蝉鸣填满，吵得人睡
不着午觉。只是那时的蝉，早已不是今天这只。可又有
什么关系呢，它们来过，叫过，就够了。

就像人这辈子，不管活多久，能认认真真爱过，痛痛
快快活过，就算最后像这秋蝉一样，悄无声息地离开，也
没什么遗憾了。

走出树林时，听见身后又传来一声极轻的蝉鸣。我
愣了愣，回头望了望，暮色里，老槐树的影子摇摇晃晃。
或许是我听错了，又或许是它在跟这个秋天，说最后一句
再见。

新诗眼[：： Ｗ ]

书架上一系列的人物关系
除了爱情
似乎都与自己毫无关联

他数着三月以来最大的寂寞
一株野蔷薇
历经几个春天没有再开新花

那年，他二十一岁。
热血，冒险，奢望，诸事不宜
熟知一不留神“天上半明半暗的云”
就化作自己的羽翼
——老去多么遥远

再后来
翻过几页就看见了
道别。迁徙。悔不当初
那些新欢与旧爱啊
只不过
是一个人的

身上，落满了时间的灰

轻

五月就这么过去了。
它来时没有面容，去时
不曾留下背影。

起初是花落。我写下风，或者
风推搡我。
这种应该出现在某个虚拟场景里的
被雪白头
被雨湿身
在它走远后，变得真实。

我闻到空气里自由落体的快意
正是它潜意识里的，我
存在过的样子。

——它是看见我的，因为风声。

小雪帖

十月廿一，齿寒，畏惧陡生。
平原低于四季
——而虚构的雪与一个人
剖析式的自我瓦解
藏着锋芒。

风声与鸟鸣陷于胶着状态
白浪河凸显老迈
和慌张，白鹭落下的黄昏总揣着一团暗火
在寂静中举事，或者臣服

木栈道横折
游鱼生生耗尽缺口中最后的
懦弱和操守，直至
进入下一场虚惊。

那些未及盛开的（组诗）

■ 陈 默

这里是悠然温泉，庐山山南美丽的地方。
西洲东林载净土，千古钟声在回响。
渊明旧宅通书院，敦颐刊书得名扬。

这里是悠然温泉，本草纲目中留有古方。
董奉行医板桥山，杏林春暖济世长。
陆羽评泉留绝唱，朱熹题刻青石上。

这里是悠然温泉，是你梦想的诗和远方。
汉阳峰下康王谷，桃花源记的模样。
洗墨池边归宗里，虎溪三笑化诗行。

悠悠然的温泉，美丽的地方。
医风济世，田园诗画，围庐煮茶邀四方。
悠悠然的温泉，山水的故乡。
谷帘泉暖，东山酒香，等您在黄龙灵汤。

时间开出花
怀揣梦想告别那繁华，
向着乡村把汗水挥洒。
俯身聆听大地的回答，
为期盼的目光，努力拼一把。

把希望播进乡村的泥土，等时间开出花，
用汗水浇灌出新芽，让笑容灿烂如画。
把梦想融进乡村的四季，等时间开出花，
用青春韶华去见证，让幸福在此安家。

用情温暖每一户人家，
用心唤醒乡村的变化。
寒来暑往一茬又一茬，
用勤劳的双手，绘振兴的图画。

把热爱播洒乡村的泥土，等时间开出花，
用奋斗耕耘出繁华，让笑容灿烂如画。
让信念在征途上驻扎呀，等时间开出花，
看未来处处开满繁花，幸福在此安下了家。

■ 汪 强

悠然温泉（外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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